
粉红色的星星 （散 文 ）
甘泉县 中学　缑 稳 贤

在那 个 仲夏 夜 之
后，我 总觉得天上的星
星是 粉红色的 。

记得那天下午 ，我
们班上 的 张延 生没 有到
校，晚饭 后我便去他家
进行家访。张延 生是 刚
转到我们班的，他家住
在县 委家 属 院 ，我 还 没
有去过 。七折八拐 ，东
问西 问 ，到 了 他家 后 ，
门却锁 着 。

当我转 过身 要往回
走的 时 候 ，从旁边 走 来
一位 姑 娘 ，个子不 高 ，
圆圆 的 脸，弯弯的 眉 ，
头发蓬松地梳 在后边 ，
用一 条 花手绢 扎 着 ，穿
一件粉红 色的 上 衣。看
见我 ，先是 浅 浅 地 一
笑，算 是 打招呼 。我 却
装作没有看 见 ，急 急 地
走了 。

我认 识这位 姑 娘 。
不知她叫 什么 名 字 ，只
知道 她在 电 影 院 工 作 。
我的 腿有毛病，每 次 看
电影，上 影 院 门 前 那 一
段又高又陡的 台 阶 的时
候，她便 从 上 而咯 登 登
地跑下来 ，浅浅 地一笑
之后，就搀 着我 慢慢 地
上。后 来有一次 ，她搀
着我 上 了 台 阶 以 后 ，

又浅浅地笑了：“请 你
有时 间 到我家里来，我
家住在县委家属 院。”
她这样浅地笑了 几次 之
后，我倒有些怕 了 。投
桃报李 ，等价交换 ，人
之常情也 ，我 给她 帮 过
什么忙呢 ？实在想不 起
来。我能 给她帮什 么 忙
呢？转 正？提干 ？就凭
我这个 “娃 娃 头”？再
后来呢 ，连 电 影也不大
敢看 了 ，更 何况 到她家
里去 。

然而，这位穿粉红
色衣衫的 姑娘竟从后边
咯登登 地追 来了 ，我只
好站住 。她 又是 浅浅地
一笑：“延生病了 ，他
母亲 陪 着他 住 在 医 院
里，他们 家再 没有人 ，
我给他们 送 饭才 回来 。
有什 么 事只 管告诉我 ，
我们是 邻居。”我不好
意思地 说：“没什么 。
延生 没有到校，我 来 问
一问 情 况。”说罢 ，我
转过身 又急急地走了 。
谁知她又咯登登地追 了

上来 ，我 又只好站住 。
这回她 却破例 地大声笑
了：“我 又不是 老虎 ，
看把 你吃了。我 父亲是
个老 中 医 ，年纪 大了 ，
常不 出 门 。我把你腿上
的病给他说 了 ，叫 他无
论如何想 办 法 给 你 治
好。”“我 ，我只是 个
教师……”“我 知 道你
是老师 ，全县谁不知道
你的课讲 得好！可你天
天上课 ，拖着一条 腿上
讲台 多吃力呀。”

我的心被深深地震
动了 。这不单是 因 为 我
对这位姑娘 的 曲 解 ，也
不单是 因 为她 的一片赤
诚之心 ，更重要的还是
我的 “等价帮助论”的
崩溃 ！

新月 弯弯，星 汉灿
烂，回 家 的时候 已经很
晚了 。仰 望 广 袤 的 夜
空，不 知什么原因 ，眼
前总飘动 着那件 粉红 色
的衣衫 ，满天星斗也成
了粉红色。这时我 忽然
想到：这位穿着粉红色

衣衫的姑娘，不就是一
颗闪 闪 发光的星星吗 ？

浩瀚无垠的天宇 ，
星星多得数不清。它们
各尽所有，努力 发着 自
己的一 份光，你 照 着
我，我照 着 他；照亮 了
别人，也照亮 了 自 己 ，
谁也不是 在照亮别人的
时候，以别人必须照亮
自己为前提的 ，这样 ，
整个天宇才那样璀璨夺
目，一片光 明 。

生活，不 也是 这样
的吗 ？在生活的 海洋里
举目 四顾，哪里没有这
样穿粉红色 衣 衫 的 姑
娘？哪里没有 闪 闪发光
的星星 ？

披着星光归来 ，脚
下的路，坚实而分 明 。

就是 在这个仲夏夜
之后，我 总觉得天上的
星星是 粉红色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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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
晚间九点
钟才进入
这家旅店
的。小县
城的旅店
大都在僻
巷，我想
人不会多
的，谁知
进店后 ，
每个房间
都住满 了
人，只有
靠服务室

的这间房 子 ，还有张空
床。

我就在这里 住了 ，
早来的 三位 客人 ，对我
的到来 ，没 有 任 何 反
应。二号位和三号位正
在议论着 ，兴致很 浓。

二号位 四十多 岁 ，
大方脸，很 重 的 落 腮

胡，左手夹一只香烟 ，
头枕在被子卷上。三号
位是个穿着时 髦的小青
年，听二号位 海 阔天空
地高 谈 ，他笑 着。这
时，他正给嘴里塞 着桔
子瓣儿：“知识 分子就
是那样 ，在市场上买菜
也不知还价 ，要不 是这
回长 了工 资 ，我 看 ，也
够紧张的。”

“ 那 绝 对 的 了 。
哎，说 回来 ，人家上学
那会儿 ，也没少花他老
子的 钱。该 ，该长两级。”
二号位吐 着 烟 圈 儿 。

小青年说：“那些
人也是 ，你到 他们 家 看
看，家 具倒不时兴 ，可
买起书 来一捆一 捆的。”
说着 ，把 一 大堆桔子
皮朝 墙 角 扔去 。

二号位 说：“我们
那里有位工程师，星 期
日到市里 去 ，第一个先
进书店。”

“不 去 ‘东 华 餐
厅’？”三号位问 。

“不去。”二号位
答。

“ 不 去 ‘风 雨
楼’？”

“不去。”
“ 不进 ‘人民服装

店’？”
“不进。”

三号位终于坐 了起
来：“那也 算 活 了 一
生。”

他俩哈哈大笑 了 。
我被这笑声震撼 ，才想
起自 己要喝一杯水。走

到桌前，倒 了一杯。这
水是绝对的一百度 ，直
烫手。我放下杯子 ，看
到桌边有一本书：《小
麦抗倒伏的 研究 》。

桌子和一 号位 紧依
着，这会儿 ，我才仔 细
看了 看靠墙坐着的一号
位客人 ，戴一副 银边眼
镜，脸色 白 哲 ，鼻子和
嘴唇都有棱有角。他在
看着一本很 厚的 书 ，看
得很慢 ，不 象青年人看
小说 那样。

我实在没事儿 ，只
好乱翻 着那本关于小麦
的书 。二号位 发 出 了强
大的鼾声，三 号位把一
张法制 报翻得沙沙响 。
一号位仍 然 看 着 那 本
书，直坐如钟 。

十二点 多 了 ，我才
上床解衣 ，却久久不能
入睡。看见一 号位这时
却下 了床 ，在小桌上写
着什么 …

过分地疲劳 ，使我
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，
醒来后 已是 次 日 八 点
多，二号位和三号位不
知什么时候离开了 ，一
号位仍 在修改着方格稿
纸上的 文字。

我洗脸的 时候 ，和
他打 了个招呼 ，看他修
改的 论文 ，题 目 是 《新
品种小麦在 关 中 的 试
种》。

噢，小麦专家！我
被他的 精神感 动 了。我
想应该立即 离开这里 ，
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吧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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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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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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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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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复
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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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
叹
年
华，

年
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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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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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快
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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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，

辛
勤
耕
耘
吧
，

不
然，

满
头
白
霜
又
该
如
何
应
答
？！

双茂 图 （国 画 ） 单屯

是一 支 体 温 计

省医疗仪器 厂　马 元 智

我是一支体温计 ，来 自 熊
熊的火 。

在火 的呼 啸声中 ，我经 受
过熔炼的 痛苦 ，得到 了 净 化的
欢乐。虽 然 ，火 没有赋予我钢
的不朽、金的 永恒 ，可火 ，却
赋予我生命、赋予我 冷静的 头
脑，也把纯真的 信 念 赋 予 给
我。

我铭 记火 的赤诚嘱托 ，告

别了熔 窑 、告别 了 高温
灯，开始 了我 向 往的生
活。我走遍都市 、走遍村
庄、走遍天涯海 角 ，追

捕死神 派来 的 不速之客。一旦 发现那
危险的 幽灵 ，我便热血沸 腾 ，向 人们
发出警报……

我自 豪 ，我 是一支体温计 ！
战斗 ，是我 的

不懈追 求；忠诚 ，
是我的不 变原则 。
因为 ，在 我 的 心
底，奏 鸣 着火一样
深情 的爱之歌 。

炉中 “英 雄 ”
（ 微 型 科 学 寓 言 剧 ）

贵州　魏玉 光

时
间
：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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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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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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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
来。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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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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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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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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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、

焦
炭、

石
灰
石。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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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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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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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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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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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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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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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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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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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
的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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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在
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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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
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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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〕

都
给
我
滚
！
你
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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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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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铁
都
不
出
的
家
伙
！

焦
炭
：
（
拍
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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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
石
的
肩
膀
）
走
吧，

不
然

就
影
响
人
家
做
“
孤
胆
英
雄”
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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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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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
矿
石：
去
掉
了
无
能
之
辈，

减
少
了
非

生
铁
人
员
，
我
将
大
大
提
高
产
量
了。
（
渐
渐

感
到
周
身
发
冷
）
哎
呀，

不
好
了，

冻
得
我
发

抖，

怎
么
炼、

炼
铁
呢
！
焦
炭
呀，

快
回
来，

快回来！〔
炉
火
渐
熄
，
炉
膛
凝
结
，
铁
矿
石
变
得
冰

冷，

横
七
竖
八
地
躺
卧
在
炉
膛
内。

　
幕
落〕

诗海采珠

金堆城成立 “晨 光 文 学 社 ”
一个群众性 的 文 学 团 体

——晨光文学社最近 在我 国最
大的 钼 精矿生产基地——金堆
城钼业公司 正式成立 。在成立
大会上 ，通过选举产生 了 由 社
长、副社长和理事组成 的社 委
会，并通过 了 《晨光 》文学社
的章程。四十多名 工人 业余 作
者参加 了会议。（宽 宏　如 宝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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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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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朝
诗
人
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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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
极

参
加
过
王
叔
文
的
政
治
革

新
活
动，

并
以
诗
歌
为
武

器，

热
情
地
宣
传
革
新。

他
的
《
杨
柳
枝
词
》
写

道
：
“
塞
北
梅
花
羌
笛

吹
，

淮
南
桂
树
小
山
词。

请
君
莫
奏
前
朝
曲，

听
唱

新
翻
杨
柳
枝。
”

诗
人
认

为，

文
艺
创
作
不
要
再
唱

那
些
时
过
境
迁
的
老
调

子，

应
该
有
“
新
翻”

的

词
章
来
宣
传
新
思
想。

这

既
是
一

个
文
艺
问
题，

也

是
一
个
社
会
问
题。

诗
句

富
有
哲
理
，

发
人
深
思，

至
今
仍

有
新

意
。

（

曾

文
）

写作杂谈

品诗
省建 总 公司　李 健 民

纽约一条繁华 的大
街上 ，一个双 目 失 明 的
乞丐 ，脖 子 上 挂 着 牌
子，上面 写着 “自 幼 失
明”。一天，一个 诗人
走过来 ，乞 丐 向 他 乞
讨。诗人说：“我 也很
穷，不过我 给你点别 的
吧。”便 随 手在那牌 子
上写 了 一 句 话。那 一
天，乞丐 得到 多人的 同
情和施舍 。后来，有一
天他感觉到 又是诗人走
近身 旁 ，就奇怪地问 ：

“ 你 给 我 写 了 什 么
呢？”诗人笑笑，念了

牌子上的句子：“春天
就要来 了 ，可我 不能见
到它。”

这有趣 的小故事 ，
使笔 者 联 想 到 诗 的
“魔 ”力。

笔者不 会写诗 ，却
爱好品诗 ，就 象不 会 酿
酒，却爱 喝 两 口 ，尝
尝味道 ，畅 畅 神 。

“ 自 幼失明”，这是

普通 白 话 ，只 是 表 白 他
是盲人 。

“ 春天 就要来 了 ，
可我 不能见到它”，这 就
不同 凡响 。它 含 蓄 地触
动人 的 情 感 ，展现 深广
的意境 ，激 人 回 味想 象 。

见过 春天 的 人们 ，
岂能 忘怀那 “红 杏枝 头
春意 闹 ”的春之美 ？就
象喝过 “一 斟散千愁”的

美酒 那样 。双 目 失 明
者却 “不 能见到 ”春
之美 ，犹如癌 症患 者
不能 一斟美 酒 “散千
愁”那样的痛苦 。

可是 ，诗 句 并 没
有用 “痛苦”的 字 眼
儿，而 用 “可我不能
见到它”，含 蓄 了只
有双 目 失 明 者才独有
的终生痛苦 ，收到 了
路人 同 情 的 艺术效
果。这大慨 就是诗 句
素有 的含蓄 、意境 ，
激人 回 味 、想 象 的

“魔”力 吧 ？


